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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移民研究领域长期存在 “接收国偏见”,即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移民在接收国的融

入问题,而相对忽视国际移民与母国的互动关系。在移民数量持续增加的当今世界,移民对母国的

影响不容小觑。本文从跨国主义理论的角度,探究国际移民对母国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移民的跨

国实践创造出跨国社会空间,该空间的跨地域性使得移民呈现出 “双重联系”的特点,客观上赋予

移民影响母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和权力通过 “双向赋权”的方式实现:一方面,移民在经历接

收国的 “再社会化”后,通过跨国社会空间中的 “社会性汇款”对母国施加影响;另一方面,母国

对移民的 “英雄化”与 “他者化”,客观上构建了移民对母国发挥影响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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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在传统国际移民研究领域,既有的理论和案例大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移民与其所生活的接收国

的互动关系研究上。① 从移民在接收国的融入和同化,到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的处理,关于国际移

民与接收国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为分析和理解国际移民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但传统的移

民研究较多聚焦于移民在接收国的融入问题,而相对忽视国际移民与母国的互动,存在所谓的

“接收国偏见”(receiving
 

country
 

bias)。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对国际移民研究领

域的垄断所导致的。由于长期以来国际移民的重要流向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后者的社会生活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故西方国家基于其内政外交的需要,在国际移民领域的研究方面逐渐形成

“接收国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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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根据是否跨越主权国家边界而分为两类:国际移民,即跨越主权国家边界的人口流动;国内移民,即在主权国家边界

内部的人口流动。本文所研究的是国际移民范畴,在行文中出现的 “移民”全部指代国际移民,并不指代国内移民。同时需要明

确的是,目前较为普遍的关于移民的定义是,符合改变常住地 (
 

change
 

in
 

residence),以及跨越行政管辖边界 (crossing
 

an
 

admin-
istrative

 

border)这两个特点的人口流动即为 “移民”,各国对于移民定义的不同仅存在于对 “常住”的时长界定不同,有的国家

认为居住3个月以上就可以称之为常住,而有的国家则需要12个月以上。本文研究的移民群体既包含具有母国公民权的海外公

民,也包含已经失去母国公民权的非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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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移民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其中的 “反馈机制”,即移民在接收国所接触和收集的各

种情况和信息被传送回母国的过程,对于移民群体的决策、行为模式等方面产生至关重要的影

响。① 特别是在20世纪末,社会科学研究发生
 

“跨国主义转向”(transnational
 

turn)后,许多学

者开始从国家层面的研究转向更加强调人与社会的跨国界联系,试图更多维地、实证地理解全球范

围内的复杂互动和依赖关系,这一点在移民研究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② 跨国主义兴起于20世纪

初,主张 “放弃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分析框架,强调跨国社会实践超越民族国家及其边界控制

的特征,特别是跨国实践参与者既在此又在彼的生存状态和双重甚至多重身份意识”③。由于跨国

主义将 “跨越国界”作为主要研究视角,使得移民研究成为其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移民研究领

域的跨国主义是指国际移民日益增长的保持与母国持续不断的联系的趋势,在这种跨国联系中,移

民会产生不基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④
跨国主义的出现和兴起带来了对传统移民研究的 “反叛”。传统的移民研究经常基于一种前提

假设:即移民把自己从母国连根拔起,通过艰辛的旅程到达目的地国,之后尽其所能融入当地。因

此,传统的移民研究理论总是聚焦于移民在接收国的融入与同化问题。但是,这样的假设很明显地

忽略了影响移民进程的重要变量,即移民的母国,以及由移民的跨国属性而创造出的跨国社会领

域。特别是随着跨国通信技术的发展、跨国交通成本的下降,以及一些国家对于国籍政策的放松,
使得跨国主义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逐渐兴起的新领域,成为研究国际移民的跨国关系的重要视

角。相应地,移民研究领域出现了 “跨国主义转向”。⑤
当代的移民群体和个人与其母国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些联系并不影响他们在接收国的融

入过程。⑥ 所以,为了扭转移民研究领域的所谓 “接收国偏见”,对国际移民与母国互动关系的研

究成为跨国主义转向之后移民研究领域亟待关注的新兴视角。既然移民可以对母国施加影响,那么

关于移民如何影响母国的讨论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解释国际移民对母国

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方面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

二、
 

双重联系:国际移民的属性及其跨国交往空间

跨国主义转向后的移民研究强调不应仅以国界为限制研究移民在接收国或母国的行为,而

应着眼于对移民创造出的 “跨国社会领域”的研究。这个社会领域将他们的母国、接收国,以

及其他跨国网络联系起来。该领域的一端联系着移民母国,另一端又联系着移民接收国,使之

成为一个 “政治团体成员界限的重叠空间”。⑦ 这个跨国空间的概念不同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某个

特定的地方,它包含或跨越了不同的领土疆界,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地方;这个空间具有超越简单

地域的社会意义。⑧ 在此空间之中,移民不与单一国家的国内政治进行绑定,而是通过与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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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双重联系”获得赋权,从而完成对母国的国内政治施加影响的过程。① 移民创造的 “跨国社会

领域”的概念与社会学中的 “场域”概念不谋而合,即个体与他们的社会位置所存在的特定空间,
每个个体在场域中的位置是由这个空间里的规则、个体的惯习以及个体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资本

的互动而决定的。在移民研究中,移民的跨国流动所创造出的跨国联系网络被学者们称为 “跨国社

会场域”或者 “跨国社会空间”(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用以描述国际移民跨越不同国家的家

庭、经济、机构、与政治联系。② 由于国际移民创造出的跨国空间呈现出的是一种 “非地域性”的

游移常态,跨国主义便对传统研究强调固定领土边界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的民族国家观念形成了一

种挑战,从而出现了 “去边界化的民族国家”(de-territorialized
 

nation
 

state)的概念。③ 在后殖民

时代,对输出大量移民的母国来说,国家的地理边界不再被认为可以涵盖和限制所有国家公民和政

治进程。在某种意义上,与散居在外的公民进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交流对维持母国的生存至

关重要。这些国家会产生 “去边界化”的倾向,并将海外移民依然看作自己国家的公民,比如格林

纳达、圣文森特、海地和菲律宾等。④ 这些 “去边界”的海外公民可以为母国提供经济和政治的支

持,包括提供稳定的投资、侨汇以及作为母国在国外的政治代表。母国政府并不需要他们返回母

国,而是希望他们可以在接收国落地生根同时为母国提供支持。⑤ 基于此,鲍博克 (Bauböck)提

出 “跨国公民”(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的概念⑥,并认为移民带来的政治上的跨国主义,某种

程度上挑战了传统对政治学研究对象的预设,即 “封闭的社会”(closed
 

societies)以及公民对单一

国家的排他性忠诚 (exclusive
 

loyalties
 

towards
 

a
 

single
 

state)。⑦
在此跨国空间之中,国际移民最显著的属性正是 “双重联系”,也就是说,国际移民不再需要

在母国和接收国之间选边站,而是在融入接收国的过程中依然保持与母国的强烈联系。在这种 “双
重联系”的状态下,移民的自我认同不再是接收国内所谓的 “带连字符”(hyphenated)的少数族

裔,如墨西哥裔-美国人,而是既是墨西哥人,又是美国人。这种 “双重联系性”便导致了一种跨

越边界的 “既不完全在这里也不完全在那里”的不稳定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 “既在母国又在接收

国”的双重参与的状态。于是,移民因其身处跨国社会空间的 “双重联系性”而被赋予了在母国和

接收国同时进行社会参与的可能性,这就使得移民对母国和接收国都具有发挥一定影响力的可能

性。对于移民母国而言,移民之所以能够在不处于母国疆域和法律管辖范围之下而获得参与母国国

内社会的权力,正是由这种 “双重联系”的不稳定性而决定的。有学者对2020年美国两大党派围

绕海外移民的 “邮寄投票”展开的较量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比两党在话语、行政、立法、司法等领

域对邮寄投票的不同反应,研究指出国际移民对母国的国内选举政治,特别是在赢得关键州选票中

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⑧ 国际移民会不断地比较接收国和母国之间的差别,并将这些差别与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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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由此可能会影响移民对母国的态度。① 这就使得国际移民在母国可能会

成为新规范的倡导者。② 也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墨西哥人同乡会等移民社团组织可以积极影响墨西哥

政治的民主发展进程。③ 同样,一些海外印度人在接收国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他们成为各自

定居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是沟通印度与其所在国关系的 ‘无形的手’”④。印度

精英在移民后依然对印度保有的 “长距离民族主义”,而印度精英阶层的移出而带来的纵向阶层流

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的民主进程。⑤
基于移民的 “双重联系”特性对母国可能带来的影响,移民的母国出现了各种加强对本国海外

移民的联系与管控的措施。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放国际移民的
 

“缺席投票”和 “邮寄投票”,成为

母国为移民赋权的渠道之一。巴里·金 (Barry
 

Kim)将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归结于 “经济公民

权”(economic
 

citizenship),即移民的经济公民权与政治公民权息息相关,由于国际移民对母国具

有经济影响力,移民母国也相应地赋予其参与母国政治的权利。⑥ 根据统计,1970年,只有9个国

家将投票权扩大到海外公民,其中大多数属于全球南方国家。1990年,大多数西欧国家开始为海

外公民提供缺席投票渠道。2000年,该趋势扩大到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大多数国家。2020年,共有

141个国家为海外公民开放了缺席投票的渠道。⑦ 提供缺席投票和邮寄投票渠道的移民母国数量的

大量增加,体现出这些国家对于海外移民对母国的影响力重视程度的提升,也体现出其对于加强与

海外移民的联系和管控的愿景。当然,尽管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赋予海外公民参与母国国内选

举投票的权利,但是由于移民 “双重联系”的特性,对于移民的缺席投票行为依然存在较大争议。
在法理层面,一个共同体的政治参与权应该只赋予那些在它的法律约束之下的人,国际移民不需要

遵守母国的法律,所以他们不应该在母国继续享有选举权。⑧ 在操作层面,缺席投票的方式存在三

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即海外公民的政治代表问题、在外国领土上举行选举的司法审查问题,以及缺

席投票的透明度问题。⑨
除了世界范围内缺席投票规模的扩大现象之外,基于移民 “双重联系”的特性,有的母国将其

国际移民转化为 “移民武器”(migration
 

weapon),即利用大规模移民或难民为筹码,胁迫接收国

接受或支持自己的诉求。凯利·格林希尔 (Kelly
 

Greenhill)提出,移民武器是一种由母国对接收

国实行的胁迫性的外交策略。通过分析历史上出现的50余次类似案例,她发现在超过半数的情

况下,移民母国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自己的诉求。而这种较高的成功率是通过两种方式得以

保证的,一是通过让接收国的物质和政治承载能力被大量移民涌入而压垮来进行直接威胁,二

是利用政治体系内一般存在的利益不一致,进行基于规范的政治勒索。○10 从这个意义上讲,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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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所强调的 “跨越边界的联系”,即移民的 “双重联系性”,正是移民得以对母国产生影响的

基石。①

三、
 

双向赋权:国际移民影响母国的作用机制

国际移民的 “双重联系”特性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很多影响,随即产生的问题是:国际移民从建

立具有 “双重联系”的跨国社会场域到最终对母国产生影响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基于世界范围内

的国际移民实践,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国际移民通过以下两条渠道对母国产生影响:一方面,移民

在接收国经历 “再社会化”后,通过社会性汇款实现对母国施加影响的赋权过程;另一方面,移民

母国对移民的 “英雄化”与 “他者化”,客观上构建了移民对母国施加影响的途径。也就是说,移

民基于自身在跨国场域中所形成的与接收国和母国的 “双重联系”,通过接收国和母国的 “双向赋

权”,具备了影响移民母国的国内社会的可能性。
(一)来自接收国的赋权———移民的 “再社会化”与 “社会性汇款”
移民在接收国的生活必然会面对来自接收国的社会影响,而移民将来自接收国的影响进行内化

的过程,就是移民经历 “再社会化”的过程。完成 “再社会化”的移民在与母国进行互动的过程

中,便会有意或无意地对母国社会输入来自接收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传递方式,被称为 “社会

性汇款”。本文认为,移民影响母国的第一种赋权方式是移民经历来自接收国的 “再社会化”后对

母国进行 “社会性汇款”的过程。
上文提到,传统移民研究的视角将移民视为一次性的单向移动的过程,即移民从母国将自己连

根拔起,漂洋过海到达接收国并义无反顾地融入当地的过程。基于此,有学者认为,随着移民在接

收国生活时间的增加,他们在接收国的政治参与度会相应增加,而在母国的政治参与度将会相应降

低。② 这使得移民的社会参与的增加看起来呈现出一种在母国和接收国之间进行零和博弈的状态,
即移民必须在母国与接收国之间进行选择,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参与的增加则必将导致在另一个国家

的社会参与的减少。但是,基于跨国主义理论,融入接收国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与母国的疏离,即移

民并不会完全 “融化”在接收国,而是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其在母国生活的经历所产生的影响,并

进一步影响移民在接收国的行为。所以,移民在与接收国互动的过程中会经历一定程度的 “分段同

化”过程,这种非线性的融入过程是 “崎岖不平 (bumpy)”的。③
当然,在移民与接收国的互动过程中,接收国也可以对移民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对于移民来

说,在国外陌生环境的生活经历某种程度上对其身心进行了重塑,该塑造强度不亚于幼年时期的社

会化过程。当抵达一个新的国家后,移民为了适应接收国的社会环境,需要重新了解接收国与母国

不同的观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政治机构和决策过程,扩大社交圈子、建

立新的人际关系,并学习如何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甚至加入当地的社会团体开展社交活动。这

些新信息的吸收和内化一方面源自移民基于自身经历的需求,如在接收国当地顺利开展工作和

生活的必然需要;另一方面也源自接收国对移民的客观要求,如在一些国家设立的取得居留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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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加入国籍的考试之中出现大量相关题目的考察。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从

生活方式到文化和政治观念的转变,从而将这些新的观念和经历进行内化,同时与母国的情况

进行比较。
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移民的 “再社会化” (re-socialization),即移民在融入接收国的过程中,

受到自身的移民经历以及接收国的社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从而再次出现的社会化的过程。一般认

为,社会化 (socialization)是指个体将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内化的过程,即 “向缺乏阅历的个体

传授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技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的过程”。社会化相关的研究大多被用于社会学

和教育学中对儿童成长的相关解释。虽然社会化的过程会持续个体的一生,但一般认为,深远而持

久的社会化过程主要发生在个体的童年时期。① 特别是如果个体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较为稳定,那么

社会化的过程也会完成得较早,且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对于经历较大的生活轨迹变动

的个体而言,社会化的过程并不是顺利而平稳的,甚至会经历对既有的技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的

重塑。这个过程涉及对已有社会化结果的修正甚至抛弃,以及对新的社会环境的再适应,也就是

“再社会化”的过程。“再社会化”是个体在后天的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下有意识地进行的,如入伍、
入狱,或重大的社会角色转变等,其中国际移民行为就是一个重要的导致个体 “再社会化”出现的

原因。国际移民经历的 “再社会化”过程与一般认为的在个体年幼时期经历的社会化的过程虽然有

相似之处,但后者形成时间较晚,且是由于个体主动的移民实践而产生的,会对年幼时期被动形成

的初次政治社会化所产生的结果形成一定的影响。随着移民与接收国当地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日

益靠近,“再社会化”的作用也就越显著,特别是第一次移民的经历越年轻,这种 “再社会化”的

可能性就越高。随着移民在接收国融入程度的加深,“再社会化”的过程将会随之不断深化。② 通

过 “再社会化”过程,移民的知识和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与其原来在母国的经历的差异,在对

比的过程中,他们便产生了对母国社会进行参与和影响的意愿。如希梅内斯 (Luis
 

Jiménez)提

到:“国际移民在外的经历,会导致他们在母国和接收国的两套不同的社会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有

意无意的比较,这注定会影响他们回国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③
由于移民的 “双重联系性”,移民在接收国进行 “再社会化”后所习得的新的技能、行为模式

和价值观并不仅仅停留在其与接收国进行互动的时候,而是会外溢到移民与母国的互动过程中,从

而对母国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移民的 “社会性汇款”得以实现的,即移民对母国产生的深

刻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包括观念、行为、身份和社会资本从接收国向母国的回流。④ 在许多情况

下,移民出国并非移民的个人选择,而是为了一个家族甚至整个族群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时,
移民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外出寻求工作机会来减轻留在母国的家庭成员的生存压力和不安全感,以改

善整个家族甚至族群的生活条件。这种移民与母国的联系更加持久、互动更加频繁,因而这些移民

可以通过频繁互动对依然生活在母国的家庭成员和社区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同时,由于很多国际

移民的移民行为并不是长期和永久的,一些移民在达到目的 (如工作项目结束、积累足够的资产

等)之后便会回到母国,那么在接收国经历的 “再社会化”过程对其回归母国之后的社会参与也会

产生一定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移民对母国进行 “社会性汇款”的基础,移民与母国之间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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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紧密联系,即移民的跨国主义倾向,为移民对母国产生影响提供了较为畅通的渠道。
具体而言,移民进行 “社会性汇款”的方式和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着其在母国的亲人

及社群的方方面面。移民可以通过与在母国生活的亲属和朋友的个人交流、资金汇入、投资产业、
兴建学校、参与侨团等各种行为,无意或有意地对母国进行 “社会性汇款”。这些 “社会性汇款”
的影响也是多样的,诸如将移民行为视作摆脱贫困的最优出路并由此形成的 “移民文化”、移民在

接收国学到相对先进的知识和技能后协助母国进行经济发展、① 以及由于移民的跨国特点而导致的

侨乡传统家族亲属关系以及夫妻亲密关系的变革等。② 这些汇入有时是间接的,例如通过对接收国

情况的描述和交流、通过移民自身在不同国家的发展经历的对比、通过侨资企业或学校在母国进行

的宣传活动等。有时是直接的,如移民直接回国或通过海外投票的方式参与母国政治选举等。某种

程度而言,国际移民正在成为融合官方与非官方层面的社会参与的重要媒介。移民进行 “社会性汇

款”的影响涉及范围颇广,例如移民可以对母国国内的劳工的权益保障的诉求进行声援和帮助,可

以通过个人交流的方式影响国内亲人和社群的社会行为,可以为处在冲突和动荡中的母国带来的舆

论导向或为冲突某方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支持,甚至通过 “社会性汇款”的方式影响母国的民族主义

思潮和公民身份认同。③ 这些影响有可能对母国产生积极作用,但也可能导致母国的局势更加复杂

和恶化。
(二)来自母国的赋权———对移民的 “英雄化”与 “他者化”
移民在接收国经历 “再社会化”后,通过 “社会性汇款”的方式对母国进行影响,本质上是接

收国为移民提供了新的不同于母国的技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而移民在 “再社会化”的过程中习

得了这些技能、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从而能够在与母国的互动过程中对母国产生影响。但是,移民

对母国产生影响并非仅依靠单方赋权就可以实现,还需要母国的赋权从而保证影响渠道的畅通性。
实行不同移民政策的母国对国际移民进行赋权的程度是不同的,承认双 (多)重国籍的国家一般会

比不承认的国家赋权程度更深,也会留有更多的渠道吸纳来自海外移民的影响。但是,即使不承认

双 (多)重国籍的国家,也有大量公民以永久居留的方式生活在海外,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母国

的社会产生影响。所以,母国移民政策的松紧程度固然对移民发挥政治影响起到了一定的赋权作

用,但其更主要的赋权方式依然是基于国际移民的 “双重联系”性而出现的。本文认为,来自母国

的对移民的赋权,是通过对移民进行 “英雄化”或 “他者化”而实现的,这两种方式在客观上为移

民提供了对母国产生影响的权力和渠道。
对于一些移民母国而言,如果海外移民在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进步

等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那么这些移民母国倾向于通过将国际移民进行 “英雄化”的方式实现对其

的赋权。早期对 “英雄化 (heroization)”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与传媒学中,近年来该术语也被用

于分析更广泛的社会现象。对特定人群的 “英雄化”并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而是文化意义上建构

过程的产物。④ “英雄”的意义在于 “战胜”,表现为作为超越式的个体,带领群体突破局限,从而

为群体带来希望。⑤ 所以英雄的本质在于对非英雄群体的影响力和引领力,“英雄化”的过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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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就成为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或者个体的赋权过程,非英雄群体赋予了英雄对自己产生影响的权

力。这种影响既可以体现在经济社会领域,如对非英雄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影响,也可以

体现在政治领域,如对非英雄群体的政治倾向和投票行为的影响。① 所以,“英雄化”可以被视为

一个特定对象在所处群体中成为焦点的被赋权的过程。②
基于此,“英雄化”的概念同样可以用于分析海外移民与母国的互动关系。许多移民母国都出

现了对移民进行 “英雄化”的行为,如对移民群体进行媒体宣传和公开表彰等等,其中比较典型的

案例是菲律宾对其海外劳工的 “英雄化”行为。菲律宾的劳务输出正式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时

任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的 “新社会”建设政策背景下,菲律宾于1974年出台 《菲律宾劳动法》,
将劳务输出作为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之一,此后历任总统几乎都延续了重视海外劳务输出的国

家政策。1988年,时任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将菲律宾劳工称为 “新英雄”,此后菲律宾政府

与社会便沿用了这种说法。菲律宾海外劳工被政府塑造为菲律宾的当代 “新英雄”,被视为为了家

庭与国家的发展而牺牲自己、勇于与海外的恶劣环境与思乡之苦斗争的英雄。从1989年起,菲律

宾开始设立年度 “新英雄”奖项,旨在表彰菲律宾海外劳工 “在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

系,加强和推广菲律宾人作为有能力、负责任和有尊严的劳工的形象,以及为其社区和整个国家的

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方面所做的重大努力”③。每年的6月7日被定为海外劳工日,菲律宾

海外劳工回国会受到英雄般的迎接,除了在机场有专门铺设红毯的通道之外,还可以获得总统的亲

自接见。菲律宾海外劳工群体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是被写入 《菲律宾共

和国第7157法案》(Republic
 

Act
 

No.7157,
 

也被称为 “1991
 

年菲律宾对外服务法”),该法案将

海外菲律宾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并列为菲律宾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④
通过将海外移民进行 “英雄化”,移民母国强调移民对于祖国社会发展的 “利他”属性,加强

了海外移民的自豪感以及对母国的归属感。这在增加汇款流入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赋予了移民群体

影响母国的渠道和权力。某种程度而言,这种赋权行为是基于移民与母国互动的正向反馈而得出

的,移民通过在海外的劳动赚取侨汇推动母国经济社会发展,母国则通过对移民进行 “英雄化”的

行为为移民赋予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但是,移民与母国的互动也并不总是正向的和相互促进的,还存在更加复杂的互动关系。为移

民影响母国政治进行赋权的行为,本文概括为母国对移民进行的 “他者化”行为。在上述分析中,
移民都是作为母国 “自我”的一部分进行互动的,即虽然移民并不生活在母国,但基于其 “双重联

系”的特点,移民仍然被视作母国的一部分。但是,在特定情况下,母国也可以通过对其海外移民

进行 “他者化”,客观上为这些海外移民提供影响母国社会的渠道。萨伊德将 “他者化”视为西方

与东方之间二元对立的过程,即西方为了强化其优越性和控制力而构建东方形象为负面的、不同

的、异域的、低劣的和落后的过程。⑤ 该过程后来也被用来分析当代的种族问题、性别歧视等相

关社会问题。在移民领域,“他者化”的视角常见于接收国对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和难民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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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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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构建上。
相比于移民接收国,对于移民母国而言,对移出的本国移民进行 “他者化”的构建更为困难。

这些移民特别是第一代移民,于母国来说很难被界定为 “他者”,因为天生共同的民族和文化特性,
以及移民遗留在母国的大量社会资本,都导致他们很难被排除在母国的 “我们”之外。即使二代三

代之后,共同的血缘和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都使得这些移民的后代依然难以完全被母国 “他者化”,
更不必说在移民后代中时常出现的逆同化 (anti-assimilation)趋势。① 所以母国对移民进行 “他者

化”的构建,必须另寻他法,并相应体现出较强的政治性和较弱的社会性。
对于移民母国而言,通过 “他者化”的方式为移民进行赋权的行为体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对

特定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移民个体进行的他者的塑造,另一种则是有意识地对移民进行的武器化

的利用。第一种母国对移民的 “他者化”构建行为往往针对流亡海外的敌对政治势力,如土耳其的

埃尔多安指责长期居住在美国的费特胡拉·居伦组建 “平行国家”密谋削弱前者的政府,长期针对

其在土耳其境内外的追随者展开大规模打击行动,并且将 “居伦运动”定性为恐怖组织。母国对移

民的 “他者化”构建往往伴随着将特定移民构建为对母国政府的颠覆性威胁,并体现出针对个体移

民而非群体移民以及政治程度较高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些特定的移民个体处于 “双重联系”的跨国

空间之中,使得母国政府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特别是当这些移民在离开母国之前就在已经具有

较大影响力的情况下,很容易激发母国政府的不安全感,从而导致他们被母国政府 “他者化”,从

母国的角度主动切断与该移民的联系,从而打破移民的 “双重联系”的特点。然而,这个 “他者

化”的过程反而赋予了这些海外移民进一步影响母国的权力和渠道。除此之外,由于意识到移民

“他者化”后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部分移民母国出现了另一种通过 “他者化”对移民进行的赋权

行为,即母国主动对移民进行有计划的 “武器化”。这个过程涉及的移民被称为 “战略策划的移民”
(strategic

 

engineered
 

migration),指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有意诱导或操控的向内或向外的移民,其

目的是增加、减少或改变居住在特定领土内的人口构成,以达到政治或军事目的。② 在这个过程

中,母国将移民进行分类和物化,将其中特定的移民作为武器而进行利用。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是

1980年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为报复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而发动的马列尔偷渡事件。在

该事件中,古巴为反制美国而放开对马列尔港的管制,使古巴国内大量存在社会问题的人口抵达美

国佛罗里达州,对迈阿密的社会治安造成了不良影响,迫使美国政府修改相关法律,深刻地影响了

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正如玛丽·卡尔多 (Mary
 

Kaldor)所说:移民在当今战争中的角色愈发重要,
新战争的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难民比例上升,而且这些流离失所的人口不仅仅是冲突的后果,还可

以被看作是各种参与冲突的行为者采取的战略方式。③ 这种做法体现了部分移民母国有意利用移民

的 “双重联系性”,通过向接收国输出移民的方式,试图影响接收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

面,从而为母国增加赢得冲突或战争的筹码。

综上,与传统移民研究把移民行为视为 “单程旅行”的视角不同,跨国主义视域下移民的跨国

实践创造出的是一个跨国的社会空间。由于这个空间既连接着移民的接收国又连接着移民的母国,
故呈现出跨国联系的特点。这就使得移民呈现出 “双重联系”的状态,在这个空间中,移民体现出

一种在融入接收国的同时依然保持与母国持续不断地联系的趋势。正是这种 “双重联系性”客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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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了移民影响母国政治的可能性和权力。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移民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

间的流动创造出了跨国空间,构成了跨国联系,其重要性与复杂性日益引起各国政府与民众的重

视,也将成为未来世界政治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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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s
 

long
 

been
 

plagued
 

by
 

the
 

bias
 

of
 

emphasizing
 

on
 

the
 

countries
 

hosting
 

immigrants,
 

especially
 

on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the
 

host
 

coun-
tries,

 

while
 

neglecting
 

the
 

long-term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nd
 

their
 

home
 

countries.However,
 

the
 

impact
 

of
 

migrants
 

on
 

their
 

home
 

countries
 

cannot
 

be
 

underes-
timated

 

for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continues
 

to
 

rise.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on
 

the
 

politics
 

of
 

their
 

home
 

country
 

becomes
 

necessary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creates
 

a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The
 

trans-
territorial

 

nature
 

of
 

this
 

space
 

enables
 

immigrants
 

to
 

possibly
 

influence
 

their
 

home
 

country
 

political-
ly.Such

 

possibility
 

and
 

power
 

are
 

achieved
 

through“dual-empowerment.”On
 

the
 

one
 

hand,
 

after
 

being
 

re-socialized
 

in
 

their
 

host
 

countries,
 

immigrants
 

seek
 

to
 

influence
 

the
 

politics
 

of
 

their
 

home
 

countries
 

through
 

“social
 

remittances”.On
 

the
 

other
 

hand,
 

in
 

heroizing
 

migrants
 

as
 

the
 

other,
 

the
 

home
 

countries
 

of
 

the
 

migrants
 

also
 

pave
 

the
 

way
 

to
 

facilitating
 

the
 

migrants'
 

influence
 

on
 

the
 

poli-
tics

 

of
 

their
 

hom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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